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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不会想到，在自己

笔下被压了 500年、郁郁不得志的孙悟空，

如今会成为被游客争相“投喂”的“网红”。

在河北邯郸涉县的一个天然溶洞里，

演员套上猴子的服装和面具，把头露出洞

外——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在洞口摆上水

果、零食、啤酒，甚至零钱。最近，湖南卫视

邀请景区一位猴子扮演者在某节目上与流

行歌星合唱，最终因“形象不合”作罢。

一则景区去年的招聘信息引发了这场

流量狂欢，说需要孙悟空扮演者，工作内容

是吃东西，月薪 6000元。1月 6日下午，“月

薪 6K招聘猴哥”的热门话题在短视频平台

获赞近 4000万。

随后，一排手机架到洞口，景区经理

上阵直播，闻讯赶来的网红在“孙悟空”

旁边跳“擦边”舞，带货卖零食。人们对

这只人扮演的猴子展现出极大的好奇：让

他进洞，让他出洞，让他吃东西，让他跳

“科目三”。

大部分游客礼貌地和他握手、合照、

喂食。也有人真把他当猴。一位老太太看

孙悟空趴在洞口不动，边拿拐杖戳他边

说，“这是死猴”。有小孩敲他的头，“那

是个人”，家长急忙叫起来。有衣服上印

着日本动漫形象奥特曼的孩子指着他说，

“奥特曼更厉害”。

在岗的孙悟空每一个半小时换一次

班，5年来，猴子面具下真实的面孔换了几

拨，“铁打的五指山，流水的猴”，一位曾经

的扮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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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日，“沙僧”王晓云正在景区的滑

雪场给游客拿雪橇。他接到景区经理的电

话，说景区火了，让他去“苦禅洞”临时扮演

孙悟空。

去年 8 月，王晓云才被叫来景区演

“沙僧”。景区所在的“五指山”，位于太

行山东麓，名字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与海

南岛的“五指山”重名。这座山本身与

《西游记》 没什么关系，只是借了小说中

如来佛祖化五根手指为山镇压孙悟空的意

思。原著里，那座山其实叫“五行山”。

景区开发时想以“西游文化”为卖点，每

逢节假日就会组织“蟠桃盛会”“猪八戒

撞天婚”等节目。

王晓云原本在县剧团唱“花脸”，是团

里数一数二的“角儿”。新冠疫情期间剧团

没活儿，他转行去山西挖煤。但他总惦记着

老本行，即使从煤窑出来后累得浑身被汗

湿透，睡前也要“捋台词”。他不怎么认字，

要靠看演出视频，跟着声音逐字逐句记。

来到景区他才发现，表演机会并不多，

平时他和其他演员就干些杂活儿。招聘信

息上热搜的那天，原本扮演孙悟空的演员

有事不在本地，只能让他钻进洞里。

“苦禅洞”的这项表演已经持续了 3

年，溶洞位于两山交会处，山坡陡峭，山体

近乎垂直地压下来。王晓云比原来的演员

胖些，他勉强把身体卡在洞口，脖子和胸口

抵住洞口上下沿，下半身半蹲半坐靠在椅

子上。为了营销，洞口上方标语写着“吃香

的喝辣的”。

第一天，王晓云连着吞下游客喂的香

蕉、饼干、辣条、冰凉的雪碧和可乐，半

夜拉肚子要跑五六趟厕所。干了几天，王

晓云感觉有点烦，“我是干演出的，不是

被人当猴耍的”。

有游客居高临下指着他说，“一点价

值都没有”“这就是懒人干的活儿”。直播

时有网友评论“让他吃点辣椒”“让他吃

点泻药”。

王晓云只能笑着和游客握手。“邯郸是

个 3000 年都没有改名的城市”，主播在镜

头外说，“在五指山下的 500 年里，孙悟空

学会了宽容与谦卑”。

“咱原来都是拿艺术跟观众见面”，王

晓云说着，提高了音量。他总怀念过去在山

西下乡演出，谢幕后，戏迷在台下竖大拇

指，还送来泡面、10 多斤肉、成筐的鸡蛋，

给剧团改善伙食。每次听说他们剧团要来，

村民会问：“王晓云在不在？”

现在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有人会喊“孙

悟空”“猴哥”，更多人叫他“6K猴”。

两个星期后，王晓云提出了辞职。有私

人剧团联系他，工资和景区差不多，但他觉

得比景区的工作“更踏实”。

他不干，想干的人多得是。招聘信息走

红后，很多人打电话应聘“6K 猴”，年轻人

也不少，包括 18 岁的辍学高中生，刚满 20
岁、被拖欠了几个月工资的婚礼主持人，22
岁的“月光”网络主播，23岁刚毕业的计算

机专业二本学生。其中一些人喜欢模仿孙

悟空，也有一些人只是为了谋生。

一名去年从高中辍学的 18 岁男生坦

言，他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只是喜欢这

个工资，工作也轻松，就是表现得滑稽一

点，哄游客开心”。他目前在县城一家公

司干视频剪辑，每天工作 9 个小时，一个

月工资 2000多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名 20
岁的婚礼主持人对记者说。他被公司拖欠

了两个月工资，刚辞职，目前在某地的庙

会表演中饰演皇上身边的太监。之前他在

火锅店打过杂、在红白喜事上敲过鼓，都

没有扮演“猴哥”的工资高。他准备忙完

手头的活儿，年后去景区面试。

应聘的人中还有一名 23 岁计算机专

业的二本学生，毕业后他还没找到薪资超

过 6000 元的工作。这次他是背着家人给

景区投简历，“确实有点耻辱感，有种为

了生活低下头颅的感觉。但先要养活自己，

毕竟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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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五指山景区董事长杨辛酉对走红

也挺意外。“这次是打了个擦边球。”他总结

道，“不违规，还迎合了年轻人的心理”。

他告诉记者，给景点起名“苦禅洞”，本

是想隐喻孙悟空在山下经历“痛苦的历

练”，通过自我反思最终开悟。

“6K猴”上热搜后，景区办公室主任江

晓波每天早上 9 点半在洞口开播，直播间

在线人数最多有 3 万多人。“流量过来了，

不宣传就浪费了。”几天后，从没玩过直播

的他已经能熟练地吆喝，“家人们戳戳屏

幕，点赞过万就让猴哥跳‘科目三’。”

江晓波对于这波热度挺满意，他告诉

记者，景区的冬天是淡季，游客一天不过

百，“6K 猴”火了之后，周末一天能有七八

百人。

他没想到，没撑过两个星期，一场大雪

给“苦禅洞”降了温。网络热度减退，叠加雪

后上山不便，客流量直线下降。

1 月 18 日上午，“苦禅洞”外的台阶上

满是厚厚的积雪，洞口放着一棵打蔫的白

菜，两个发霉的苹果。一个游客也没有。

直播还要继续。趴在洞口的是景区新

聘的“小猴”詹行云，他从 10多个应聘者中

脱颖而出。面试时，詹行云不仅声音和动作

像，脑子也灵活，还主动跳了一段“科目

三”。10分钟后，他就成为了新任“猴哥”。

詹行云上一份工作是演直播剧，他跟

着团队从河南徒步到四川，边走边播，主

角宣称徒步成功就拿出 50 万元做公益，

然而途中会碰到各种反派阻挠。詹行云扮

演反派，一人分饰 5角，坏事做尽，比如

试图掐死流浪狗，然后被“正能量”主角

狠狠摔在地上。

“这么假的剧情，还有人相信。”一些观

众会在剧情关键点打赏，“其实都是剧本”。

他觉得好像在“骗人”，但这是他实现“演员

梦”最便捷的路，收入可观，一天能有 200
元工资。

他从小梦想当演员，高中毕业后在北

京跑了一年“龙套”，最“显眼”的一次是拍

广告，他站在明星林更新旁边，可惜播出时

脸被台标挡住了。他后来当过健身教练、电

子厂质检工、码头装卸工。直播的兴起让他

重新燃起希望，但最近没活儿。

在詹行云看来，西游记是个励志故事，

“孙悟空原来不懂事，跟对了一个团队，

然后修成正果”。他想到自己的曲折经

历，认真地说，“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

影子，都要像孙悟空这样被压 500年，才

能提升自己。”他说演孙悟空不是为了

钱，而是想来练习一下“即兴表演”，“就

是玩儿嘛，玩儿着就把钱挣了”。

第一天当“猴哥”，吃游客给的零食

时，詹行云把衣服上的毛吃进了嘴里。天

气冷，哈气在面具里形成一层水雾。他只

能把腿蜷在洞里的凹槽处。这些都让他感

觉不太舒服。

游客一多，他就顾不上这些了，用英文

打招呼，自创些“无厘头”的段子。有人问他

猪八戒在哪儿，他说“猪八戒被做成了红烧

肉”。有人说他面前没零食，他顺势“卖惨”，

说“俺老孙现在都混到吃白菜了”。

过去詹行云总是要在镜头前“抢

戏”，争取多说两句。现在他很享受镜头

只对准他的感觉，“在这儿我就是主角”。

有人在雪天爬上来，塞给他一个热鸡蛋，

说了句“没白来”。他感觉被人记住了。

1 月 18 日是他当上“猴哥”的第四

天，虽然没有游客，他仍卖力地对着直播

镜头喊着：“玉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

骗了！”声音在无人的山谷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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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这个人物很关键，他不仅代表

他自己，也代表景区。”江晓波告诉记者，

虽然这次招聘信息火了，但孙悟空的演员

一直都很不好招。

景区九成以上的员工都是周边的本地

人，有表演实力的觉得工作地点太偏，环

境艰苦，不愿意来。过去两年里来过四五

个演员，没干多久都离开了。

詹行云干得很卖力，但第五天他提出

请假。有直播的活儿找上了他。他还没和

景区签合同，打算先回去，春节前再回景

区继续干。

“猴哥”是一些人的临时中转站。詹

行云来之前，37 岁的厨师杨家朗已经演

了一个星期。不过他觉得工资不够理想，

打算干到过年就不干了。

杨家朗身材瘦削，脸颊有些凹陷，从小

就被说“长得像猴”。扮演孙悟空是他谋生

的工具之一。除了日常在饭店下厨，他也

会接商铺开业、红白喜事的演出，还会穿

着孙悟空的服装站在景区门口卖小玩具，

“都是为了生活”。

他演着演着，越来越沉迷，下班路上

也 会 琢 磨 “ 猴 音 ”， 情 不 自 禁 地 发 出

“喔”“诶嘿”的声音，别人以为他患了精

神病。他购置了几千元的行头，还学会了

自己做乳胶面具，自己雕刻模具、脱模，再

把猴毛一根一根穿上去，一个面具要穿上

万根毛，他一做就是一晚上。

扮演孙悟空能让他短暂脱离现实的重

负。妻子离家后，杨家朗一个人带着两个孩

子，“什么赚钱做什么”。

来景区应聘前，他为了陪孩子，刚从

餐馆辞职，想挣点快钱。现在白天他在洞

里猫着，晚上回屋里制作花灯，准备春节

期间摆摊。

现在留在洞边的只有杨家朗一个人。

詹行云走前那天中午，两人在洞旁的小木

屋里，吃的是鸡蛋番茄和剩米煮的粥。

“苦禅洞”距离山下有半小时的步行

路程，他们一般中午不下山，在小木屋

里做饭。屋里没有暖气，两人围着小电

炉发抖。

詹行云说要离开，追求演艺事业：“我

来这一生不是为了痛苦来的，人活着，最重

要的是做喜欢做的事儿。”

杨家朗称他为“小孩”，觉得他有些天

真，而自己是把所有工作当作赚钱的营生。

“人生有八十一难呢，你才闯二十七难。”杨

家朗对詹行云说，“磨炼吧小猴子。”

感叹了一番后，说起目前的工作，他们

都觉得同样是服务业，做猴反倒比做人轻

松些。杨家朗回忆，做厨师时，有客人很挑

剔，他怎么说好话、怎么道歉都没用，“现在

说些猴话，就把大家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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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21年“五一”假期，五指山景区

的孙悟空就火过一阵子，游客争相投喂演

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从那以后，“苦禅洞”

下面就立了个牌子，写着“网红地标打卡”。

除此之外，景区就没什么出名的景点

了。江晓波也意识到景区发展的局限性，

“不能只有一个爆点”。有人提出在垃圾桶、

指示牌上添加“西游”元素，有人提出找高

颜值的“小姐姐”扮演妖精和仙女。

“你不炒的话，就跟不上这个步伐。”

江晓波说。去年景区请了一支网红团队来

表演，一个月花费 20 多万元，最终效果

并不理想。

但在景区干了 5年的“老猴”赵建为

觉得，目前宣传的形式有点“跑题了”，

“应该把孙悟空的本性，他美的一方面也

展现出来”。

40岁的赵建为不怎么上网，不太能感

知网络热度。他是景区第一个扮演孙悟空

的演员，也是 5年来唯一留在洞里的人。今

年年初他请了几天假，回来后景区工作人

员告诉他“又火了”。

他是王晓云的师兄，原来在剧团演武

生，连着翻 20 个跟头不在话下。不过来景

区后，他被游客喂胖了 20 斤，最多只能翻

五六个了。

冬天石头凉，寒气从胸口、胳膊肘和脖

子钻进身体。夏天洞里会有积水，“湿答答

一层”，时间一长背都直不起来。但在今年

之前，景区一直没招到人和他轮班，赵建为

只能挺着。

去年，他上了央视三套的节目，第一次

去北京，他怕，觉得“我就是个小毛毛虫”

“像个小丑”。节目录制时，他紧张，忘了自

我介绍，还冒出方言。

他感觉知识和表演技巧都“太浅薄”，

很失落，“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社会淘汰

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他 14 岁进艺校学习戏曲，毕业后进

入县剧团。2012 年时，剧团工资只有不

到 1000 元，于是他离开剧团，干过服务

生，下过铁矿，当过搬运工，后来进入

景区。

赵建为是圆脸小眼睛，如果不戴上面

具，很难让人联想到孙悟空。于是他拿出

钻研戏曲角色的劲儿，把 《西游记》电视

剧从头看到尾，研究孙悟空如何开心、生

气，如何走路、喝酒、吃桃子。“从穿上

服装，化好妆，就不能卸下身体的劲儿，

时刻保持提神儿。”

他也知道，自己扮的孙悟空不需要生

气。“在景区就是要服务好，不能让游客生

气，自己也不能生气。”

如果“孙悟空”不吃投喂的零食，有的

游客会认为“我们是来消费的，这么远坐车

来看你，你怎么不给面子”。赵建为实在吃

不下，就偷偷把食物藏到洞里。

有时他会一动不动眺望远方，演出“寂

寞的感觉”。眼神不动，但脑子里有想法。他

可能在想着水帘洞的故事、和牛魔王结拜

的情景、大闹天宫的威风。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赵建为

说，他很珍惜在景区表演的机会，虽然总

是难以专注，游客一搭讪，“一下子就把

你勾出来了”。有人问他孙悟空有几个名

字，景区海拔有多高，他把问题都记下

来，回去查找答案。

景区待遇稳定，赵建为觉得自己已经

“和社会脱轨”，离开也找不到更好的工

作。他也舍不得孙悟空，“在这上面下功

夫太多了”。新人不好招，他有风湿病，

还是在洞里挺着，“不能只想着自己”。

赵建为把之前的师兄师弟重新聚集起

来，现在景区的“猪八戒”原来在驾校当

办公室主任，“唐僧”原来在石灰厂修机

器，“沙僧”原来在山西挖矿。空闲时他们

就讨论表演的一招一式，晚上约着回县剧

团帮忙演出。

温习 10 来分钟，就能在锣鼓点中拿

“范儿”登台，虽然身段皱了，调门跑了，但

下台后大家都笑了。

赵建为曾试图寻求突破，去年年初，他

找董事长杨辛酉提建议，编排新节目，“咱

要迈大步往前走”。然而提议没被采纳，太

行五指山景区董事长杨辛酉说，2023年景

区勉强能达到收支平衡，银行的利息还能

负担，但不过是在用新债填补旧债。“越投

钱越多。”

杨辛酉也一直想创新，他说热度只是

暂时的，关键要把景区文化推出去。他曾经

原创了 13万字的神话小说，讲述孙悟空在

五指山下被如来佛祖的弟子规劝，被过去

的对手讽刺挖苦，最终悔过。但宗教元素宣

传难度大，“还是说回吃香喝辣”。实景表演

中，大闹天宫的情节被弱化，工作人员谨慎

地说，“不太适合”。景区管理越来越规范，

接受文旅局、教体局、应急管理局、林业局

等多个部门的监督。

改造后的孙悟空更符合时代的需要，

正如景区官方网页上写的：“五百年的苦

修，五百年的定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

的财富。可以说，五行山苦禅洞，赋予了孙

悟空第二次生命。”

（文中詹行云和杨家朗为化名）

苦禅洞“孙悟空”活在现实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2024年 1月 17日下午，一场特别的医

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陆道培报

告厅举办。

第一个上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他在去年 8 月接诊了

一个“疑似肺炎”的患者，治疗 7天后，病人

情况好转，要求出院，他却从 CT影像上的

蛛丝马迹判断，这个“肺炎”不一般。

他特意把患者不同阶段的 CT影像作

了视频对比，在会场展示。这个“肺炎”病人

在医生的劝说下留院，检查出支气管淀粉

样变——这是一个因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

和体征，常被漏诊、误诊的疾病。

病人后来回忆，几年前曾有体检中心

的医生根据 CT 影像提过“支气管淀粉样

变”的可能。“这让我有点吃惊。”这位宣武

医院的医生说，淀粉样变的确诊需要依靠

组织病理学，体检中心居然能够只根据影

像就提出这个可能性，是难得的判断。

一位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的主任医师站

起来，坦然地回忆令他遗憾的经历：他在

许多年前接诊过一个支气管淀粉样变的患

者，“就死在手术台上，死在我手里，大

出血，而且，这类疾病愈后也很困难”。

组织这场研讨会的，是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他每两个月办一

次“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邀请多

家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携带临床遇到的“疑

难杂症”出席。

1月 17日当天，现场来了近 100位医

生。一位神经内科的医生带病出席，还有

一位女医生来不及换便装，戴着蓝色手术

帽，穿着白大褂就来到现场，在绿皮包装

的病例合订本上“唰唰”记录。

急诊也有专业

朱继红 12年前写了一本新书《急诊科

疑难病例分析》，借由新书发布，他办了一

个北京地区的急诊病例研讨会，出乎意料，

同行“太踊跃了，都想说”。

在急诊科工作多年，朱继红能理解同

行渴望交流的心态。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急诊科副主任

李娜回忆，以前有些病人把急诊当成一个

通道，等急诊医生开个住院证，就转到住院

部，急诊医生对于病情也没有深究，“稀里

糊涂的”。久而久之，急诊医生的专业水平

也很难提高，失去职业成就感。

唐山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潘爱群

回忆，急诊科主任聊天时，会不约而同地提

出“急诊缺人”的问题。优秀的医学生更倾

向于专科。基层医院的急诊科招人，不得不

从硕博的学历门槛降到本科，或是从下级

医院抽调人手。

朱继红想，如果各家医院的急诊医生

能定期交流临床病例，把一个人的经验、教

训，变成整个急诊圈的经验，“就像‘漏鱼之

网’，互相交流能把网织得更密一点”。他想

自发举办一个纯公益性质的病例研讨会。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国强成了

研讨会的常客，有时宁愿调整自己的查房

时间，也要参会。“医学是实践科学，要不断

积累病例。”他强调，“临床病例和教科书上

的不完全一样，教科书只列出典型症状，但

急诊医生见到的病例症状更复杂。”

同行也会聊急诊科底蕴不足的问题：

从 1983 年中国成立第一个急诊科室，到

1994年正式成立急诊医学科和急诊专业，

急诊在中国只不过发展了几十年。

有一次，张国强去外地开会，一位同行

问他专业。他回答，“搞急诊的”。

对方还追问，“急诊哪个专业？”

他突然就不想回应了。他意识到，对

方不认为急诊科是一个专业科室。

在 《急诊科疑难病例分析》 的前言，

朱继红也写过急诊科医生面临的偏见，

“当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在急诊科诊断明

确，分流到专业科室，当一个又一个危重

患者在我们的手中起死回生，在专业科室

同行眼里，在患者家属眼里，我们仍是急

诊科医师，一个无专业、无专家、无诊疗

规范的代名词”。

2023年 11月 18日，在兄弟医院急诊

病例研讨会上，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

急诊科分享了一个病例。一位 18 岁的学

生四肢软瘫，无法回答问题，急诊科血检

后发现是低钾血症，当时，医生挨个排除

造成低钾血症的病因。

高血压、肥胖、家族遗传？似乎都不是。

心电监护机器上的心室率慢慢下降，明确

病因迫在眉睫。当时在场的近 200 位医生

一边记笔记，一边揪心地等待“谜底”，最

后，垂杨柳医院的医生揭晓，做了毒物检测

后，发现是急性钡中毒。钡是普通人生活中

难以接触到的化学品。

“真是意想不到的病因。”一位医生听

完这个病例后说，“一些专科医生接诊病

人后，倒推原因总认为急诊医生能力不

行，却不知道急诊医生面对的症状非常有

挑战性。”

朱继红当过 14年心内科医生，再转急

诊科工作了 20 多年。他解释，专科治疗病

人要讲究概率，某个症状大概率指向某个

疾病，来专科看病的病人对疾病大多有所

了解；但急诊科病人一般只会说没有明确

指向的症状，比如头晕、心悸，要依靠急诊

医生明确病因。

比如，胸痛涉及 18个学科，上百种病。

急诊医生要先从危及生命的致命病开始排

除，比如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即便病因很

少见，再慢慢考虑那些不致命的病因，如肌

肉拉伤、胸膜炎等。这考验着急诊科医生的

发散性思维。

他希望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能帮

助同行开拓急诊思维，认识一些少见病、罕

见病，“只有医生想到是某种可能性，才会

给病人开检查去确诊”。

像侦探破案一样分析案例

研讨会现场，医生分析病例就像侦探

破案一样寻找谜底。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临床中心的

医生分享的病例让很多医生印象深刻。北

京平谷区两个农民屠宰自家的骆驼，再请

全村人一起分吃骆驼肉，可事后两个屠宰

的农民出现了发热、意识障碍、双手抖

动、答非所问等症状，其他吃肉的村民却

没有类似症状。

这两个农民后来转诊到北京地坛医

院。医生意识到，这可能是近期在亚洲其

他地区陆续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由于病例

极少，只有少数医院配备了相应的检测和

治疗药品。

“都是骆驼惹的祸。”他说，这是少见

的由骆驼传播病毒给人的病例，检测结果

也表明，病人是因感染大别班达病毒引起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有个急诊科医生站起来说，“前几天我

也接诊了类似症状的病人，您能不能说得

再细一点，怎么让我们在临床上能想到可

能是这个新发传染病。”

“我喜欢来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

学到的东西多。”一位传染病专家说自己几

乎有空就来，说急诊科的病例开眼界、有趣。

研讨会有时也会复盘死亡病例，尤其

是非预期死亡。朱继红说，“明明入院时

是一个低风险病人，最后却死了，我们要

找原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高

伟波说，他会挑选不易识别，容易误诊的病

例和众多医生分享。“医生参加研讨会就是

来拓宽思维，增长经验，到临床实践中才不

会漫天开枪打不着标靶。”

他曾经分享过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以下简称“TTP”）的病例和治疗指南。

有一次，急诊科的一个 TTP 的患者，做了

两次血浆置换的治疗，依然没有明显缓解

征象。他接班后仔细分析发现，患者是常见

的营养性贫血，是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

B12，导致严重的大细胞贫血，并出现血小

板减少，出现了“假性 TTP”，于是决定停

止血浆置换，补充维生素 B12 即可。“TTP
的临床症状和其他疾病的非特异性症状太

相似了，不易区分，有时候，医生对 TTP的

过度认识也会将其他病误诊为 TTP。”
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武超也参

与了筹备会议。他说，如果找一个诊断标

准的、优秀的病例，不一定能引起讨论，

他倾向于挑选有矛盾点的病例。

他回忆，第一次上台讲病例时，心情

紧张，会前 20分钟他上了 3次厕所，“研

究生毕业答辩要面临 5至 7个导师，但病

例研讨会台下坐了上百人，经常有 20 至

30个正高级 （职称） ”。

大多时候，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

不分“大咖”“小咖”，谁都能站起来分

享、点评、提问。一个去年 9月入职的年

轻医生，11 月就站在台上讲述她接诊肝

硬化病人的经历。还有个教授级的医生

说，站在这里分享病例，要比在全国性平

台上演讲准备得更细致。

他们的分享随时可能被台下的医生打

断。演讲者播放某个有疑问的影像结果时，

还有人会站起来质疑诊断结果，分析病人

的病因。

甚至在现场以外，通过屏幕远程看直

播的外地医生也会通过留言反馈问题，

比如建议这个病人要再做某个检查排除

病因。

“很多地方病，北大人民医院可能不

如地方医院看得好。”王武超还记得，一

个云南医生在北大人民医院进修时，快速

为登革热病人做出诊疗，比在场的北京医

生反应都快，“他们经常接诊这类病人，

北京很少有登革热”。

把一个人的教训变成多人的经验

1 月 17 日的研讨会上，朱继红发言，

“研讨会已经坚持 12年了，这是第 64期。”

即便有医药公司长期赞助，会上却未提公

司名字，甚至连海报都没有贴。

会议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个兄弟医

院能来二三十人。前期专科医生大多是因

为朱继红积极邀请来参会，后来，越来越多

的专科医生主动来。

外地医院的急诊科也组团参会。唐山

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潘爱群回忆，新

冠疫情前，她和科室同事组团自费来北京

听会，谁不用在岗谁轮着来，最多一次来了

4 个人。她曾在会上遇到从张家口、青岛、

石家庄等城市赶来的医生。

2019 年李娜从郑州到北大人民医院

进修，她邀请朱继红团队到郑州人民医院

以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模式分享病

例。第一次开会，线上参加人数上万人。李

娜一共组织了八期。她还和科室同事一起

观看朱继红团队每周的查房视频，跟着视

频集中学习了不少疾病的治疗指南。

朱继红介绍，他们去过很多城市推广

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模式。好几

次，他去外地开会，去医院附近闲逛时被

同行认出来。有一次，病例研讨会刚结

束，一位刚刚上台分享的医生又发来 3个
病例，下次还想上台讲。

潘爱群 1996 年就开始当急诊医生，

她迷茫过，曾考虑转向专科，也听过“急

诊无专业”的偏见。急诊工作脏、累、

险，患者急、危、重，但她慢慢在临床工

作和同行的职业精神感染下，找到了急诊

医生的价值，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从医近 30 年，她能深刻感受到社会

对急诊人的认可，“马拉松、重大会议等

重要活动需要医疗保障时，首先想到的是

急诊人。”

“急诊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专

业。”潘爱群说。

一群急诊大夫把这件事坚持了12年

带货网红和“孙悟空”合照。 受访者供图

参会的部分专家在会后集体合影。 受访者供图


